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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气息在银城始露端倪的时

候．米哲的情绪却深感烦躁．这种烦躁

的情绪随着沙尘暴的肆虐越发难以控

制。多年来银城就是这样，每年的早春

天不是春暖花开．而是尘土飞扬．一刮

风整个城市的垃圾便漫天飞舞。由于缺

少植被的保护．被严重沙漠化的地表层

的沙土飞上天空．然后像下雨般从天而

降。这样的春天．确实让人难以产生诗

情画意的感觉。

但米哲知道．自己糟糕的情绪其实

与天气无关。究竟问题出在哪，米哲也

不能确定．他隐约觉得，这段时间有事

情发生．这些事情与自己的前程有关。

米哲的烦躁不是没有道理．八年前

米哲大学毕业．进入银城民政局做秘

书，前前后后跟了几任领导．为领导鞍

前马后做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然而

八年时间一晃而过．一块儿进来的几个

年轻人最不济的现在也是副科级．只有

自己八年如一日还是个小秘书。米哲心

里明白．八年来都没有一个领导提拔自

己，那问题就不在别人，肯定跟自己平

时的为人处事有关系。一想到这一点米

哲就觉得嘴巴发臭．后心涨得厉害。

这个周末的午后．沙尘暴从清晨一

直刮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善罢甘休的意

思。米哲本想出去溜溜．可这糟糕的空

气出门准是一嘴的沙子。米哲感到越来

越烦躁．像一头困兽般从卧室走到客

厅．从客厅走到厨房。再从厨房走到卫

生间。米哲的妻子青果却气定神闲．稳

如磐石般坐在沙发上一边织毛衣一边

看电视．时不时被电视剧情逗得笑几

声。

青果的安然处之让如坐针毡的米

哲更加心烦意乱．他不耐烦地说：“笑什

么呢?有什么好笑的，你可笑不可笑?”

青果没有搭理他．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但很快抹去了．一尉与世无争的样子。

青果这样的态度让米哲觉得蛮不讲理．

他说：“你怎么不出去转转．整天就知道

看电视．那破韩剧有啥好看的!”青果终

于有了回应．这一点让米哲稍稍感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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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她说：“你头有病啊。这么大的沙尘

暴你怎么不出去转转!”米哲想了想觉

得青果说得有道理．他看着青果织了

一半的毛衣．不耐烦地问：“你干吗

呢?”青果撇撇嘴．示意米哲看看自己

手里的毛衣。米哲觉得青果轻慢的表

情蔑视了自己的智商．他没好气地说：

“我是说你现在织它有什么用．夏天很

快就要到了．织给谁穿啊。”青果纳闷

地看着米哲。说：“你挑衅怎么着，现在

织好冬天不能穿吗?”米哲厌烦地一甩

手．没头没脑地来了句．“你烦不烦啊。”

青果盯着米哲．目光里流露出怒

意。青果说：“我烦你什么了?”米哲背

过身．自言自语道：“娘的．烦死啦。”

青果觉察到米哲今天的不正常．

站起身走到米哲身边．伸出手摸摸他

的额头。说：“你是不是发烧了?”

米哲烦躁地打掉青果的手．坐在

沙发上点了一支烟．闷头抽了半天。忽

然抬起头。问青果：“你说我是不是人

品有问题?”青果纳闷地上下看了看米

哲．～脸嘲讽地说：“你的人品糟透了。

简直没法形容。”米哲觉得青果的态度

不够端正．很认真地补充说：“我是说

真的。不是跟你闹着玩。”青果撇撇嘴

巴．轻描淡写地说：“我也是认真的，你

的人品就像你的牌品．牌品差的人你

说人品能好到哪去?”米哲摸着后脑勺

笑了．很郁闷地说：“是不是啊?我怎么

不觉得。”青果撇撇嘴巴，不屑地说：

“你自己好好想想．哪次打牌你手气不

顺就给人脸色看?还有。你最大的缺点

就是跟女人太斤斤计较。男人什么都

可以没有．但一定要有风度。”

米哲想了想。点点头．说：“有道

理。”青果得意地摸摸米哲的脸．很温

柔地说：“一定要记住哦，对女人要有

风度。”最后她又强调了一句，“尤其对

我!”

米哲嘿嘿地笑了几声．心里十分

不以为然。女人嘛．到底没什么大智

慧，眼皮子太浅。凡事都只能想到自己

那点蝇头小利。

米哲还想再追问几句．手机却响

了起来。电话是同事马达打来的，马达

在电话里拿腔捏调地说：“老米．干啥

着哪?”米哲看了青果一眼，见青果又

拿起毛衣织了起来。小声说：“跟我老

婆吵架呢。”马达嘁了一声，说：“吵个

屁!出来喝酒。”

一听见酒字米哲立马感觉到肠胃

里的酒虫在勾人．而此刻马达肯定已

经坐到了老余子烤肉店里一边吃着羊

肉串．一边喝着酒等待自己的到来。他

起身看了看窗外．沙尘暴不知什么时

候已经停了。米哲十分爽快地说：“好

嘞。”

挂断电话米哲就穿上外衣往外

走，青果在身后问：“你千吗去?”米哲

本想撒个谎．可一想也没那个必要．就

说：“马达叫我去喝酒哪。”青果最反感

米哲这点．不管谁叫去喝酒马上就颠

颠跑去了．完全不征求她的意见。青果

马上把脸拉得老长。愤怒地说：“你个

夯货，真是个见酒就不要命的东西。我

警告你，不许去。”米哲哪里会理会青

果．一边穿外套一边嬉皮笑脸地说：

“嗨，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几天没喝了。

可把我憋屈坏了。”青果看着米哲涎着

老脸的德行气更不打一处来．愤怒地

说：“滚。最好在外面喝死了就别回

来。”米哲撇撇嘴，冷笑了一声，一边往

门1：3走一边说：“你放心，老子死不了。

你想守寡咱还不给你这机会呢。”

果然．米哲到了老余子烤肉店时

马达已经喝上了．桌子上横七竖八放

着一堆羊肉签子。见米哲进来，马达冲

着老余子喊道：“再来十块钱羊肉6”老

余子回过身看着米哲笑了笑，吆喝道：

“好嘞，您先坐。喝碗羊汤，肉马上就

好。”

他们都是这家烤肉店的熟客．平

时喝个小酒都选在这。老余子的烤肉

不仅又香又嫩．还物美价廉，对待熟客

老余子一般还要送几个羊蛋或羊腰

子。米哲刚喝完一碗又鲜又补的羊汤，

老余子的肉就送了上来。

米哲吃了几串羊肉．感觉今天老

余子的肉不太新鲜．顿时没了胃口，喝

了El酒问马达．“今有什么事吗?”马达

的胃口不错．晃动着他的大下巴突噜

了一串肉说：“没啥事，就是想你了。”

米哲嘿嘿地笑了几声。说：“放屁，你会

想我?操。鬼才信呢。”马达脸上流露出

莫测高深的笑容。却不说话。只忙着喝

酒吃肉。

终于．马达把桌上的羊肉串一扫

而空．用餐巾纸擦了擦油乎乎的嘴巴。

跟米哲干了一杯酒．这才慢条斯理地

说：“要说没事确实没什么大事，要说

有事也有事。叫你出来就是想跟你聊

聊天．最近心情很郁闷．你看看银城这

见鬼的天气．成天都是沙尘暴，哥哥我

心里直犯堵啊。”

从马达的话里米哲多少听出点弦

外之音。他知道马达有事，所以并不着

急问，到时候马达自己会说。米哲的判

断是正确的．两个人你来我往干掉几

瓶啤酒后．马达故作高深地说：“最近

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你听说没有?”

米哲扑闪着眼睛问：“变化?啥变

化?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马达脸上逐渐流露出一丝山高水

长的笑容，说：“最近有传言说，局里决

定要干部年轻化．准备提拔一批年轻

干部．你知道是真是假?”

米哲在心里沉吟着．琢磨着马达

话里的意思．含糊其词地说：“我不是

很清楚，你觉得呢?”

马达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

冷笑，很严肃地说：“这事是真的。干部

年轻化是必然的．不过是咱们这种小

城市确实很难执行。你想想．谁愿意拱

手把自己的位置给别人腾出来．那么

多老干部又往哪安排?肯定会有阻力。

但这次不同⋯⋯”马达说到这．适可而

止地停顿了下来。

米哲却再也沉不住气了。追问道：

“为什么这次不同?”

马达很智慧地笑笑。说：。一朝天

子一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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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哲想了想，试探着说：。这个道

理我倒是明白．不过咱们这些人不过

是机关里跑龙套的小角色．对谁都构

不成威胁。领导班子要重组，但管咱们

什么事啊。”

马达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说：

“平时看你挺机灵的一个人．怎么这个

时候反倒傻起来了．哪个领导没几个

心腹?干部要换一茬．谁提拔的不是自

己人?”

米哲恍然大悟地说：“这倒是，我

觉得你这次希望蛮大的．刘处一直挺

欣赏你．平时对你就很关照。这次肯定

会提拔你。”

马达脸上露出冷冷的笑容．不以

为然地说：“刘湘北?他能白保就不错

了．我还敢指望他!”

米哲听出了马达弦外之意．沉吟

片刻．斟酌着说：“刘处怎么了?”

马达没有正面回答米哲．只是很

萧索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

要谨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尤其是跟自己存在竞争的人。指

不定哪天一不留神就成了别人的垫脚

石。”

米哲有点听不太明白了．纳闷地

说：“你这又是指谁?”

’马达端起杯子．跟米哲干了一杯，

低声说：“譬如说，你跟我张文，都有可

能被提拔．以前可以一块儿喝酒，骂骂

贪官。议论领导的缺点。可现在不一样

了。”

米哲点点头．这个道理他当然不

明白。但他不想就这个话题讨论下去。

现在这个时候跟马达在背后议论别人

又何尝不危险。米哲说：“你刚才说刘

处怎么了?”

马达忽然沉默下来。像是在斟酌。

他思索片刻，谨慎地说：“这话我给你

说了可千万别传出去．要不然就害死

咱们了。”

米哲马上表示。“你放心吧。我会

烂在肚子里的。”

马达说：“刘湘北很快就要被调到

一个清水衙门去了．下半辈子就在那

养老啦。”

米哲大吃一惊。脑子有点发蒙。这

件事他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或者说一

点预感都没有。刘处是民政局的元老

了．前后经历了几任领导，民政局的领

导班子换了几茬子，惟独他巍然不动．

虽然谈不上平步青云．但在处长的位

置上做得很稳。如果刘处被调走将对

自己很不利．这几年来他主要跟刘处

到处跑。私下在一起的时候。刘处也说

过他和张文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可如

今他居然要调走了．那他和张文怎么办?

然而马达的话米哲也觉得不能全

信．不定这是哪传来的小道消息。他纳

闷地说：“这不大可能吧，你听谁说

的?”

马达嘿嘿笑了笑．说：“按说刘湘

北在咱民政局几十年了．没有功劳也

有苦劳。可官场的事谁又能说得清楚，

或许他得罪了人，上面不太喜欢他。”

米哲紧追不舍地问：“你从哪得到

的消息?”

马达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说：

“这些事我原本不应该告诉你．可咱平

时关系不错．我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

你要吃大亏也不伸把手。感情上过意

不去啊。”

米哲心里有几分感动．鼻子酸了

一下，没吭声。只是端起酒杯跟马达碰

了一个。

喝下一口酒。马达说：“我有个同

学在市政府做秘书．前些天喝酒的时

候说漏了嘴。局里向市委递交了一份

调整领导班子的报告．其中要调走的

就是刘湘北．要提拔的人你连想都想

不到。他妈的，可真够黑暗的。”

两人感叹一番．酒就下得更猛了

些。又是几瓶酒下肚，米哲开始跟马达

掏-tl,窝子。马达是个好兄弟．这么好的

朋友怎么到今天才发现．真是应了那

句老话——患难见真情。

马达的舌头都有点捋不直了，眼

睛看人也比平时呆板了许多．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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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头像是在打架．他结结巴巴地说：

。兄弟．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

给你交个底。你别看平时你跟张文走

得那么近．整天还称兄道弟的。其实我

觉得你可真够傻的。”

米哲已经喝得有些飘了．脑子却

越喝越清醒。闷声说：“嗨。那不是工作

上的关系嘛．不过我觉得张文倒是蛮

实在的。”

马达冷笑着说：。实在?屁!那小子

最精。你瞧见没有，人家这次出差是跟

谁去的?牛副局长。人家早看出来了．

这次刘处长该挪窝了．再跟着不仅没

什么前途．闹不好连自己现在的饭碗

都保不住。咱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卒子。

关键是要跟对老大。”

米哲点点头．这话是大实话，他回

想起．最近一段时间张文确实跟牛局

的接触比较多．这次去省城出差牛局

也把他带上了。如此看来。张文是先行

一步了．只有自己整个一傻小子蒙在

鼓里。这么一想，米哲不由得有些心

酸。

两人又掏心掏肺说了几句贴心

话．一直喝到凌晨，两个人再喝不动

了．这才醉醺醺地各自打车回家。

米哲回到家时青果已经睡了．背

对着房门给了米哲一个冷屁股。米哲

一生气．赌气躺在客厅沙发上睡了。

半夜里．米哲的酒劲过了。起身走

到阳台上抽烟。今夜是一弯残月，月牙

儿荒凉无助地挂在天上．倾泻出冰冷

的光芒。米哲又想起刘处长即将会被

调走这件事．顿时有种唇亡齿寒的感

觉。凭良心讲，刘处虽然没提拔过自

己．可也不算坏，当年米哲就是刘处亲

自招进来的。虽然干了这么多年。一直

没怎么重用他．可原因也不全在人家

身上。想到这，米哲。tl,中的荒凉又加深

了一层。

抽完一棵烟．米哲只觉得口干舌

燥．回到客厅拿起茶杯．发觉茶杯里的

茶还温热着。这肯定是青果在自己睡

着的时候泡好的．这是多年来的习惯

 万方数据



了．米哲每次喝完酒回来．青果虽然嘴

上骂个不停。可都会给伺候着。给他擦

擦脸．泡杯浓茶什么的。米哲心中有点

感动．一股暖流淌过心田。说一千道一

万．还是自己的老婆知冷知热啊。

喝完茶米哲进了卧室．躺在床上

从背后抱紧了青果．用手指轻轻摩擦

着青果的细腰。结婚几年了。青果的身

材依然很棒，虽然比婚前F满了些．因

为没有生过孩子．腰还是特别细．是她

们单位出了名的水蛇腰。

青果似乎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

转过身抱住了米哲。此刻米哲心情复

杂．感到鼻子酸酸的．加了把劲将青果

抱得更紧些。

然而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米哲却发

现民政局里风平浪静．丝毫看不出变

天的任何迹象。因为知道了不为人知

的秘密．米哲就比平时多了几分观察。

他发现．机关内部一切虽然按部就班，

但依然能看出暗涛汹涌的蛛丝马迹．

每个人都像戴了一层面具．那些微笑

的面孔背后．只有天知道包藏的是什

么祸心。

刘处来上班的时候跟碰见的人都

亲热地打着招呼．在走廊里还跟一个

新来的女孩子开了几句无伤大雅的玩

笑．心情看起来很不错。都有点满面春

风的感觉。米哲仔细观察了一番刘处，

吃惊地发现其实刘处多出了很多白头

发，眼角皱纹密布，眼袋更大。在刘处

领导下这么多年．他似乎是第一次发

现他衰老的迹象。刘处真的老了。米哲

有些恍惚．岁月真是把杀人的刀，似乎

是不经意之间一个人说老就老了。

米哲起身从办公室桌上拿起今天

的文件走到刘处的办公室门前．敲了

敲门。刘处说了声请进，米哲拿着文件

进了处长办公室。刘处正像往常一样

很夸张地喝着每日的早茶翻看报纸．

早晨明亮的阳光此刻正透过玻璃射在

他的身上。反射出像金子那样的光芒。

整个人就显得有几分虚幻。

米哲把文件放在刘处的办公桌

上。试图说点什么．可一时又找不到合

适的话题．表情就僵在那里。

刘处长从报纸里抬起头．看了看

米哲．脸上一点点露出笑意。很温和地

说：“有事吗?”

米哲有点慌神．窘迫地笑笑．说：

“没啥事．要不要我给您添杯水?”

刘处长脸上的笑容更加温和明

媚，简直称得慈祥了，他慈眉善目地

说：“好啊，谢谢。”

米哲端起刘处长的茶杯．转身到

饮水机添水．听见刘处长在他背后问：

“小米呀．你来民政局好些年了吧。”

米哲加好水．把杯子放到刘处长

面前．附和着说：“是啊．快八年啦。”

刘处长点点头．风趣地说：“时间

过得可真快哪。八年了．一个抗日战争

嘛。”

米哲低头很含蓄地笑．心里却恨

恨的。他心想。老子都来了八年了，当

牛做马伺候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可有

谁为我想过，八年还是个小秘书。说出

去都丢人。

刘处长似乎看穿了米哲的心思．

面带愧色地说：“这些年没怎么提拔

你。是我做领导的失职。说起来也挺对

不住你的。”

米哲听了这话心里舒服了许多．

连忙说：“您千万别这么说，其实我挺

知足的．为领导服务是我的本职工

作。”

刘处沉吟片刻．一脸推心置腹地

说：“你还年轻，好好干。会有机会的。”

米哲点点头．客气地说：“我会努

力的。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我去办。”

刘处挥挥手，说：“去吧。现在没什

么事。有事再叫你。”

米哲从处长办公室出来．对刘处

生出一肚子不满。在机关多年。米哲多

少也学会了从话里听话．娘的，你说

说．什么叫还年轻?什么叫会有机会?

多少次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可谁真

正给过我米哲机会?再这么熬下去，跟

你刘湘北一样老了成帮子了，还是哪

道菜都甭想赶上。

因为有了这些愤懑。米哲一整天

心情都不太好．看谁都不顺眼，甚至有

些破罐子破摔的冲动。米哲想。看来自

己不是当官的料．这辈子就这么定型

了。

然而青果却并不这么认为。米哲

回到家把今天的事情跟青果说了。青

果的分析却与米哲的看法截然相反。

青果的分析是．刘处话里的意思是让

米哲沉住气．不要急，很多时候大家机

会均等．当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一定

要抓住．否则就是别人的机会。

米哲颓丧地说：“这话要是搁以前

我也会像你这么想．但今时不同往日，

刘湘北要调走了．他连自己的位置都

保不住．哪还顾得上我。”

青果纳闷地问：“你听谁说的?”

米哲想了想．说：“马达前两天告

诉我的．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个秘密。没

几个人知道。你可千万别乱说哦。”

青果狐疑地说：“马达?他干吗给

你说这些?”

米哲说：“他是提醒我，现在是微

妙时期，关键要跟对人。”

青果沉思片刻：“他有这么好心?

别人的话你千万别全信．太相信反而

害了自个儿。”

米哲想想也对．毛主席他老人家

都说了．没有调查就没发言权嘛。

青果又说：“一定要沉住气哦。你

这人除了没风度．最大的缺点就是太

沉不住气。在这两点上马达确实要比

你强得多．你得向人家学习。”

米哲白了青果一眼。不满地嘟囔：

“怎么又来了。”话是这么说。米哲还是

起身到书房找来纸墨笔砚．用毛笔字

很工整地写了三个大字：沉住气。写完

欣赏片刻，十分严肃地点点头。然后很

小心地贴在书桌前的墙壁上。

银城的沙尘暴就如同一个旧病缠

身的老朽。好一阵坏一阵，几分钟前还

晴空万里．一眨眼的工夫就狂风大作

尘土漫天。这样的天气实在让人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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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哲的心情也像这糟糕的天气一样反

复无常。

最近局里有了议论．说是上面要

大动作．这回真的要从基层提拔一批

年轻干部。消息传播开之后，局里那些

憋屈多年的．或者新来的小年轻都摩

拳擦掌蠢蠢欲动．各自施展看家本领

四处走动。当然，这些都是私下的活

动。表面上依然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米哲打张文的手机．张文却不接

电话．只回过来一个短消息：我正在省

城开会．你有什么事?马达顿时没了心

情．草草回复了一条信息：没啥事。

快下班的时候．米哲进了刘湘北

的办公室。刘湘北正在跟人通电话，说

话时的声音很柔软．脸上不时流露出

暧昧的笑容。看样子刘湘北正在跟某

个关系暖昧的女人通话．米哲站在那

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刘湘北冲他

摆摆手．示意他坐下来等着，米哲只好

尴尬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刘湘北说了声“拜”．轻轻地放下

电话．脸上依然是慈眉善目的笑容。

说：“有事?”

米哲踌躇着说：“也没啥事，就是

晚上想请你吃顿饭．聚一聚．有日子没

跟领导喝酒了。”

刘湘北更是个酒徒．对酒局基本

上来者不拒．这次却一反常态，面带难

色地说：“今晚恐怕不方便，有点事情。

要不这样．改天吧。”

既然人家这么说．米哲也不好强

求。只好讪讪地退了出去。米哲心想，

妈的．还不是那点逼事，现在有事求你

了倒端起架子来了．以前怎么他妈的

动不动就要我们这些当兵的请客。

米哲心情郁闷．无精打采地同到

家。青果正在通电话。看到米哲回来．

三言两语结束了通话。米哲发现家里

冰锅冷灶地还没开伙。心里就更不痛

快．没好气地说：“跟谁聊得这么热闹

的，怎么不做饭啊。

青果听着米哲的语气不太友好．

懒洋洋地说：“你上班我也上班。你回

家怎么不做饭啊。凭什么非要我做。”

米哲听了窝在胸腔里的怒火就窜

了出来，他恼怒地说：“你不做饭还有

理了，你妈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青果也被激怒了．针锋相对地说：

“我妈怎么教育我是我妈的事．你在单

位受气跑回家抽什么风!有本事找领

。导闹去。”

米哲本想发作．可一想也没必要

在家里闹得鸡飞狗跑．就强忍下来．板

着脸不吭声。青果今天也有点奇怪。一

反常态，居然敢跟他叫板．做饭洗衣这

些份内的事也有了跟自己分摊的意

思。想到这．米哲觉得自己真的太失

败．连对老婆的改造都没成功．看来得

找个机会给她重新洗洗脑。

青果瞅见米哲的窝囊样心里有

气，起身穿上外套。提起坤包向外走。

米哲在身后喊：“你干吗去，说说你还

来劲了．”

青果绷着脸．一边往外走一边冷

冰冰地说：“谁爱搭理你，我有事出去，

你有钱自己到馆子里吃去。”

青果一走．米哲一个人觉得怪无

趣的．打开电视机。飞快地换着频道。

这个时候没什么可看的．只有湖南卫

视正在重播昨天超级女声十进八的比

赛。米哲觉得可笑．这些相貌平庸唱歌

跑调的女孩子也敢上舞台献丑．一个

个忒欢实地在台上又唱又跑．台下的

粉丝军团一个劲疯狂地尖叫。这世界

太疯狂了．一点谱都没有了，米哲看着

来气．索性关了电视。

银城的早春白天很短．夜幕不知

何时已经拉了下来，窗外已是万家灯

火。房间内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米哲

没有开灯．黑暗中一个人静悄悄坐在

那里．他感到孤单寂寞．夜幕像个幽

灵，故意放大了这种孤单。

青果还没有回来．米哲的肚子发

出了抗议。米哲出了门，踅摸着到哪随

便吃点东两。在街上转了一圈。米哲发

现自己站到了老余子烤肉店。老余子

看到米哲．眉开眼笑地招呼进去。

特别关注

米哲要了十块钱羊肉．又烤了一

个油饼．一个人没滋没味地吃着。老余

子送过来弼个羊蛋．看着米哲忧心忡

忡的神色．问：“今不来两瓶?”

米哲把吃了一半的油饼扔到盘子

里。抹抹嘴说：“来两个。”

老余子陪米哲喝了两杯就忙乎着

招待客人去了。米哲把剩下的酒几大

口抽干。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个

时候绝对不应该就这么干等着．在这

个节骨眼上想尽办法都应该探探刘处

的口风。打定主意米哲掏出手机打给

刘湘北。刘湘北在电话里婉言谢绝。米

哲咬住不放．说：“刘处。我有些事想跟

你说．这些事在单位说不太方便，您无

论如何要出来一趟。”刘湘北沉吟片

刻．问：“什么事?电话里也不方便说

吗?”米哲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您出

来吧，到老余子烤肉店。”刘湘北答应

了．“十分钟。”

刘湘北到的时候米哲剐刚抽光第

三瓶啤酒．身体喝开了．正是酒意最酣

的时候。因此刘湘北一坐下来就被米

哲拉着又干掉了第四瓶啤酒。

刘湘北点燃一棵烟．轻烟袅袅中

看着米哲问：“什么事啊?”

米哲有酒遮脸．也就不想拐弯抹

角了。挑明了说：“刘处，我到咱民政局

八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提拔过。您知

道．这里面有我个人的问题。可不管怎

么说我也想进步．这次从基层提拔干

部不知道有没有我的份?”

刘湘北点点头．说：“是啊。话是这

么说．可提拔干部不是某个人说了算

数的．必须在党委会上讨论，还要上报

市委。”

顿了顿．刘湘北继续说：“你可能

不知道．我多少次在党委会上表扬过

你，工作认真，能力强。你放心，你的事

我放在心上的。”

这些话是官场上经常挂在嘴上的

官话套话．说穿了差不多是些空话。让

米哲有些失望．但他记住了“沉住气”

的训导．情绪并没有流露在脸上，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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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带喜色地端起酒杯说：“刘处．有您

这些话我可就有底了。咱也不说别的

了，来，干了。”

两个人杯子见底。米哲接着说：

“刘处，您一直看重我这个人我知道。

所以这些年我是真心诚意为领导服

务。可就是家里那位老说我没出息．干

了八年还是个小秘书．把我搞烦了．我

是没办法啊．”

刘湘北深表理解地点点头．说：

“你的苦衷我理解．这样吧。这次我一

定在党委会上力荐。哎。你在电话里说

要告诉我点事情。到底什么事?”

米哲抓起一根羊肉扦子．一咕噜

撸下来．心里却在琢磨着如何探听他

的口风。他把肉咽下去。发现刘湘北正

目光炯炯盯着自己。讪然一笑，说：“其

实也没什么事．小道消息．可能是别人

乱说的。”

刘湘北轻轻地笑了笑。说：“没事。

随便说说嘛，就当听个笑话。”

米哲揣摩着。谨慎地说：“听说咱

们局里的领导班子要做些调整．有这

事吗?”

刘湘北似乎松了一口气．淡然地

说：“这个你听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大概是有人看咱们换了新局长．凭空

想象的吧。”

米哲心想．果然是只老狐狸啊．嘴

巴倒挺紧。既然他不肯说实话．米哲更

不能问．就附和着说：“我也是听别人

瞎议论．看来纯是捕风捉影。”

刘湘北说：“还有什么议论?也说

给我听听嘛。”

米哲试图来个敲山镇虎．看看他

的反应，说：“还有人说您会被调走．我

看这纯属扯淡，这怎么可能．您是元

老．他们动谁也不敢动您啊。”

刘湘北脸色突变．表情僵持了几

秒钟才缓和下来。米哲看在眼里．．tD,里

明白了几分，如此看来刘湘北对此并

不知情，他还以为自己稳如磐石呢。

刘湘北喝了口酒。泰然处之地说：

“其实这些年我把当官这种事看得淡

了，人年纪大了。没了那个野心。过几

年也该退居二线．我现在的乐趣是守

着老婆孩子过El子．别人爱怎么折腾

怎么折腾去吧。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

长，好好干。会有前途的。”

米哲目的差不多已达到．也不想

跟刘湘北再深入下去．说了些恭维的

话．两个人推心置腹聊了一会儿．米哲

就买了单。各自回家。

米哲回到家的时候青果也回来

了．她嗅到米哲一身酒味．厌恶地抽了

抽鼻子．不置一词进卫生问洗了澡．出

来就进卧室睡了。米哲看到青果一脸

厌烦的样子心里也不高兴．这些女人

哪知道男人的不易．就会横挑鼻子竖

挑眼。本来他还想问问青果去了哪里．

借机跟她聊几句．看看她的德行没了

心情．躺在沙发上就鼾声四起了。

米哲没想到．他跟青果的冷战就

从那天开始了．青果见他连话都懒得

说．每天回家更不做饭．甚至下了班家

也不回。这让米哲十分恼火。他已经在

老余子烤肉店吃了好几天晚饭了．羊

肉串吃得都快恶心了．青果还是不做

饭。但米哲并不想向青果屈服，这女人

每次跟他怄气就来这一手．等着他负

荆请罪．编一箩筐好话把她喂饱了这

才肯把米哲喂饱。最近米哲本来就气

不顺．他懒得理睬女人这一套。不能惯

她这毛病。再说他本来就没什么错，凭

什么道歉?就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就僵

在那里。

米哲琢磨的大事是．既然刘湘北

靠不住了．那就得另外投一棵大树。他

目标是新调来的局长张万年。米哲借

故去了几趟局长办公室．但效果不甚

理想．因为他毕竟跟局长还隔着几级，

汇报工作根本轮不到他．更谈不上亲

近了。

米哲很苦恼．想找马达聊聊。想想

办法。可马达最近似乎挺tr=的，总是推

三阻四。听人议论，马达近来十分活

跃。上蹿下跳，欢实得很。米哲明白，这

个时候大家都只能顾着自己．谁都靠

不住喽．

这天晚上。米哲一个人待在家里．

自己泡了一碗饭吃了．点了烟在客厅

里胡思乱想。米哲没想到，因为这么点

小事居然跟青果闹得这么僵．这女人

似乎是在借题发挥．跟米哲较着劲。昨

天夜里，青果从外面回来，米哲坐在客

厅里等她。想跟她好好谈谈．给她洗洗

脑．让她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但

米哲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给他

上起课。说他太大男子主义．又没什么

本事．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个小科员．数

落了他一大堆缺点。这些话像一把把

刀子。深深伤害了米哲的自尊心。米哲

一怒之下跟青果大吵大闹．还动了手。

青果挨了一个嘴巴子．一言不发提起

包就走了．到现在也没个消息。米哲想

打个电话到岳母家．又怕岳母数落．一

个人窝在家里生闷气。

米哲正暗自神伤的时候．张文登

门造访。米哲没想到．张文会来找他。

几天前．张文陪牛局从省城回来。米哲

约他吃饭被他推掉了．说是刚回来．家

。里还有一大摊子事情。改天再找他。米

哲以为这是张文在敷衍他．最近的人

事关系太微妙．互相之间的走动都十

分谨慎。

米哲打开门。吃惊地看着张文。

说：“你怎么来了?”

张文似乎听出来了米哲话里的意

思．似是而非地笑。说：“我怎么就不能

来了?不欢迎么?”

米哲被人看穿了心事．有些尴尬

地说：“嗨。快进来，我只是没想到你会

来。”

张文进了门环顾一番。纳闷地问：

。怎么一个人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节

约。连灯都舍不得开。”

米哲不想谈论这个话题。问：“喝

茶吗?”

张文点点头，米哲拿起水壶，发现

一点开水都没有，又去厨房烧上水。

张文摇着头无声地笑．眼睛里全

是似是而非。米哲纳闷地同：“你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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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劲?要升官了也不至于这么高兴

吧。”

张文说：“屁，我是笑你。这日子怎

么过成这样。”

米哲没好气地说：“我不在意．一

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自在着呢。”

张文微笑着说：“都快火上房了还

嘴硬呢。行了，对我有意见你直接说，

这几天真的是有事。忙不过来。其实我

还真想跟你聊聊。”

米哲说：“聊什么?你这次去省城

有什么收获?听说你要高升了。”

张文的神色忽然变得十分警惕．

狐疑地同：“你听谁说的?”

米哲卖着关子．说：“这个你就不

用知道了。我说。以后你提干了记得关

照一下兄弟我啊。”

张文皱了皱眉头。语重心长地说：

“米哲．有句话我必须提醒你，在事情

没有定论之前。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话．

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要听．只要听了。

不管你信不信都对你没任何好处．现

在人心叵测．你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

深。”

张文这么一说．米哲心里突然有

些害怕．这是大实话．谣言的目的未必

是要人相信。米哲点点头。夸赞说：“看

来你跟牛局出去一趟长进不少啊。”

张文沉吟片刻。说：“这一趟确实

明白了一些道理．在牛局长身上学到

很多。”

米哲问：“牛局有没有向你透露些

什么有用的信息?”

张文犹豫着说：“有倒是有一点

⋯⋯”他顿了顿，谨慎地说：“牛局告诉

我。这次确实要提拔几个年轻干部．

你．我都在考虑当中。”

米哲吃了一惊．这个消息他还是

第一次听说．按说主管领导应该透露

一点消息给他．可他对此却从来闻所

未闻。吃惊过后。米哲按捺住胸腔里翻

滚的激动．说：“这不可能吧．我怎么一

点风声都没听到．提干这种事我是想

都不敢想。”

张文嘿嘿地笑了两声。说：“这次

做得确实很机密．领导用人有领导的

考虑。咱们还是顺其自然的好．闹不好

反倒坏事。所以我要提醒你．不要乱打

听，更不要四处走动。领导们连自己的

事都闹不明白，谁还顾得了谁。”

米哲附和着点点头．听到厨房水

开的声音．起身去倒水．张文这个时候

却站起身。说：“我该回去了。这次来就

是提醒你一声。”

米哲刚把茶泡上。追出来说：“喝

杯茶再走吧。”

张文摆摆手．说：“不了。晚上喝了

茶睡不好。”他走到门口时又转过头。

面带难色。犹豫着说：“有件事我不知

道该不该告诉你。”

米哲纳闷地说：叶f-么事。说啊。咱

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

张文看着米哲紧张的神色．笑了

一下。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刚才外面吃饭的时候见到青果了．

她跟马达在一起吃饭。”

米哲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半天没吭声。张文宽慰道：“或许是碰

巧撞上的。别多想。我先走了。”

张文一走．米哲一屁股坐在沙发

上。脑袋里一片木然。好半天他才喃喃

自语了一句话：。上了这孙子的大当

了。”

这一天早晨的党委会结束后．民

政局的告示栏里贴出了任命通知。刘

湘北被任命为民政局常务副局长．张

文被提为秘书科副科长。最令人吃惊

的是．才来民政局两年，名不见经传的

马达被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

这一天米哲心情极度灰暗．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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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失落写在．

他脸上。按都按不住。这些事在党委会

之前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开会不过

是必须的程序。张文还是给米哲透露

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本来是要提

拔他做秘书科副科长．张文任办公室

副主任．但刘湘北突然改变了以前的

态度．极力推荐了马达。

黄昏时候．米哲慢慢步行走在回

家的路上。大街上人群川流不息，车来

车往，到处都是一派热闹繁荣的景象。

米哲目光呆滞地看着两边天际的火烧

云．落日正一点点沉下去。太阳每天都

是新的．米哲心想．落日也不因为一个

人的落魄改变它的轨迹啊。

回到家．米哲推开门．房间内阒无

一人．冷冷清清。这是青果出走后第几

天米哲已经搞不清楚．每次打她电话

不是不接就是关机。他妈的。米哲在心

里骂．不提干连家都破了。

米哲一个人坐在寂静的房间里．．

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和无助。他第一

次发现。一个人的夜晚是疼痛的。而寂

寞更拉长了疼痛的力度。米哲在这一

刻被自身潜藏的软弱击垮了。

米哲的手机在这个时刻响起．如

同黑暗中骤然亮起的明灯。他掏出手

机．一看号码是青果打来的，米哲顿时

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米哲在这一瞬

间发现一直以来自己是个软弱的人。

他接起电话。动情得有点语无伦次。

“老婆，你回家吧。我错了。真的错了，

我不该打你，你回来吧。”

青果的声音从手机里幽幽地传

来。她平静地说：“米哲。你听我说，咱

们都冷静冷静。这些天我想了很久．我

觉得咱们确实不太适合生活在一起。

所以⋯⋯”青果顿了顿．像是下了很大

决心，说：“咱们还是离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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